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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沈庆敏 时培京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来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争相观看
台儿庄大战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全部选自荷兰
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70多年前拍摄的
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凡是涉及到中国抗战题材的影片，无论是
国内，还是国外，其中或多或少都要从本片中
截取一些真实的历史镜头。《四万万人民》，
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抗战历史的经典纪录片。

“我触摸到了中国”
1898年11月18日，尤里斯·伊文思出生于荷

兰的尼梅格城，父亲经营一家照相器材商店。
尹文思从小就显示出了拍摄影片的才华，13岁
时在家人的协助下拍摄了一部长200米的影片
《茅屋》，1927年创办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
部。

1937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伊文思明确表示
支持共和派，并与海明威等一些美国知识界人
士创立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为当代历史
电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摄《西班牙的土
地》，这是伊文思第一部表现人民反对法西斯
主义的大型纪录片。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伊文
思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当代历史
电影公司的赞助和华侨的资助下，经过周密准
备，与《西班牙的土地》的摄影师费诺和卡
帕，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记述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在中国期间，宋庆龄女士向伊文思介绍了
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文思不顾蒋介
石政府的阻挠和刁难，决定奔赴台儿庄前线拍
摄。4月1日早7点，伊文思率《四万万人民》摄
制组从汉口出发。4月2日，在郑州乘列车与前
往台儿庄的合众通讯社记者爱泼斯坦等外国同
行相遇，大家一起结伴去台儿庄采访。

“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4月3日早晨6点，伊文思等到达徐州火车

站。
在徐州火车站站台上，伊文思看到了4个快

死的平民，听到了从台儿庄方向传来的炮火
声。标有“津浦”字样的火车正运来大批兵
员。火车上，军官们打伞而坐；车站周围满是
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难民。

汽车在驶向台儿庄的路上，可以看到正在
布防的军队；台儿庄外围，是决战到来之前的
匆忙和安静：畜力车在运送弹药，工兵在小河
上搭起浮桥，军队在身边跑步进入阵地；前线
指挥所里，指挥员们有的在研究地图，有的正
在打电话……

伊文思回忆说：“在徐州，我见过许多高
级将领，他们对于抗战的前途，都抱着极大的

十分坚强的胜利信念和把握。本来这时台儿庄
的战局，已经陷入十分危急的状态。然而那些
高级指挥将领们，却毫不犹疑地向我们说：
‘你们去好了，会战的结果，我们会将敌人击
退的。’”

伊文斯回忆道：“我们正好准时到达。中
国军队正在台儿庄附近围困日军……卡帕在为
我们这个小组拍摄，我在考虑这场为独立而进
行的战争表现出来的非常独特的情绪。在中国
历史上，战争使所有军队联合起来……”这一
天，战役的总指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接见了摄制组，会谈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伊
文思眼中的李宗仁将军矮小结实，他在桌子上
画了一张地图，介绍了战斗形势。“很显然我
们来得正是时候。中国的军队在台儿庄附近包
围日本人。”

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可以看到李
宗仁斜着身子对着地图给伊文思介绍战斗部署
的情况。

“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迷梦”
4月4日晚上，《四万万人民》摄制组赶到

了台儿庄。
伊文思回忆道：“晚间，火车未到达台儿

庄以前，灯光已经熄灭了。这时可以听到清晰
的枪声。我们在台儿庄附近一个村庄住下来，
这是重炮阵地——— 也就是我们所要摄取的———
真想不到，重炮阵地的掩护做得那么好，使我
们到阵地之间，还不能发现这就是重炮所在
地。重炮一共是4门，它具有20里射程的威力。
重炮前面是16门山炮，姿态非常地雄壮，这些
全是最新式的炮，在欧洲都很少看到这种新型
武器的机会。”

正当伊文思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摄
制组却接到通知：不许到步兵战斗的前沿拍
摄，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能为他们的安全
负责。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

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斯回忆说：“监
督我们拍摄的许（音译）将军郑重其事地说，
禁止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简直毫无意
义，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是1933年制造
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

“第二天我们继续拍摄各种阵地的情形，
我们见到无数的中国军队，他们全是那么镇定
地向前行进，民众协同着军队作各种运输的工
作。”

“6号我们到达台儿庄的火线上，我们同炮
兵阵地的连长商量着拍摄16门大炮同时射击的
镜头。那连长当时回答我们说：‘先生，请你
不要拍摄我们放空炮，等着我们的炮火轰击日
本军队的时候，你再拍摄吧。’”“这时16门
大炮同时响了，从炮口前面，冒出来一阵强烈
的火光。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敌人并未还
击，原来敌人已经败退了。”“台儿庄原被日
本占去三分之二，中国所余的不过三分之一。
日本退出之后，我们便跟踪前进，突然有一架
日本飞机在我们头上出现了，正好这时路旁停
有中国装甲车，当时便开炮将飞机打跑了。”

4月7日早晨6点，摄影组发现中国军队已经
占领了台儿庄城。后来，伊文思回忆道：“我
们到达台儿庄以后，大火还未熄灭，这全是日
本军队放的火，从这里，也可以见到日本军队
凶狠之一斑。庄内的房屋全毁了，树木也毁
了。日本兵的尸体遍地都是，这里也可以想见
中国军队是如何艰苦地拼命斗争的经过。我到
过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战争远不及中日战争
的激烈。”

“我们从台儿庄继续前进，在越过台儿庄
五里的地方，有30多辆日本装甲车，50多匹日
本的战马，全被中国的炮火消灭在那里，这又
证明了中国的炮队射击是如何的准确。”

伊文思说：“在日本兵的尸体上曾发现这
样一首诗：‘我们来天津，只要四个钟头；我
们来济南，只要六个钟头；台儿庄弹丸之地，
我们竟不得逞。’这首小诗，说出中国的游击

战、运动战、阵地战，各种新战术的成功，将
敌人钳制在各地，使他进退不得。”

“我们又见到一个中国的农民，他的臂膀
已经折断了。我们问他折断的原因，他说他本
来被日本军队掳去运输子弹，但当敌人撤退的
时候，便将他的臂膀用手榴弹炸断了……”伊
文思继续说道：“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日本
帝国主义者将你用完之后，还不许你生存。”

中国军队缴获了日军9辆坦克，伊文斯、卡
帕和费诺在坦克上拍了合影。伊文思的摄制组
还拍摄了大战“胜利”后的情况：“……过了
几天，有人喊：老乡们，再打炮不要害怕，不
是真的，是拍电影。坏坦克修了，尸体挪开，
再拍一遍台儿庄大战。”

4月10日，伊文思描写道：“中国的恢复力
很大，克复台儿庄三天以后，邮局便开门了。
绿衣邮差开始分送信件。警察也开进城内维持
秩序。”

4月23日，伊文思一行在武汉文艺界举行的
欢迎会之后，预言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
利：“我希望中国人民，努力从战争中诞生出
自由的新中国来。那时我回到美国去，有人问
起我1938年的工作来，我将告诉他们说：‘1938
年我在中国，和中国的英勇战士们一起，在火
线上建立起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迷梦的工
作。’”

《四万万人民》表现了台儿庄战役中国军
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
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
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
场面等。1939年，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
引起了轰动，让世界了解了中国。伊文思说：
“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
战火中形成的国家……”

1985年，故事片《血战台儿庄》开拍之前，年
近90高龄的伊文思访华。在北京，伊文思向《血战
台儿庄》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拍
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情况。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摄了战争，也拍摄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敢———

尤里斯·伊文思：接触勇敢的台儿庄 □ 张环泽 整理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荷
兰籍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受美国
当代历史电影公司的委派，来中国用电影胶
片记录战火中的中国。他在飞机上阅读斯诺
的《红星照耀中国》，来了解中国。和很多
对中国充满热情的外国人一样，1938年的伊
文思，对红色延安心向往之。

在中国期间，伊文思亲赴前线，拍摄了
收复台儿庄的镜头。在汉口，伊文思第一次
与周恩来会见，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
事会议的镜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以及其他
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摄。在西安停
留期间，他拍摄了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镜
头。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过
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安排，将自用的那架
“埃姆”摄影机及数千胶片赠送给了左翼影
人吴印咸（该摄影机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
馆），希望他能够记录下延安的生活镜头。
伊文思在拍摄了广东人民的抗战决心后，离
开中国。1939年《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及法
国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1955年，伊文思应邀访问中国，被中央
新闻纪录片厂聘为顾问，给中国电影工作者
授课。1958年，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
春》。

1971年，伊文思与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瑟
林·罗丽丹一起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接见，他提出要在中国拍摄大型纪录片，
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1972年-1975年，
伊文思跟罗丽丹在中国拍摄大型系列纪录片
《愚公移山》。摄制组的足迹遍及大庆、上
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广泛接触了我
国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
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愚
公移山》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伊文
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现了各阶层在那段历史时
期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情况。在拍摄过程
中，伊文思坚持深入现场，以熟悉生活和拍
摄对象。整部影片共放映12小时，其中最长
的是《上海汽轮机厂》（131分钟），最短
的是《球的故事》（11分钟）。在此期间，
伊文思和罗丽丹还在访问新疆之际拍摄了两
部短片：《新疆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
《新疆和维吾尔族》。

1976年，《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国巴黎
塞纳河左岸的国家艺术影院上映，放映周期
很长，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
好评。1977年，《愚公移山》在中国举行首
映式。

1984年-1988年，伊文思与罗丽丹多次
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
事》。年近90的伊文思继续进行艺术探索，
影片拍摄的几乎是被认为无法拍摄的事物。
这是伊文思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总结式的
归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电影语言，
“直接电影”的手法，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表
达方法。影片的表现手法细腻，内容虽然抽
象而又晦涩，但是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受
到人们的热烈称赞。此片是他的最后一部作
品，于1989年初在巴黎举行了首映式。

1989年6月28日，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相关链接·

伊文思与中国

□ 周东升

华丰煤矿位于宁阳县东部的华丰镇境内，
这里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素有“小
煤海”之称。1938年1月2日，日寇的魔爪伸进
了华丰煤矿这片资源宝地，他们一方面疯狂掠
夺我煤炭资源，一方面构筑人间地狱，对矿工
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日寇侵占下的华
丰煤矿，血雨腥风，暗无天日，上演着“日日
有冤魂，夜夜闻哭声”的人间悲剧。

面对日寇对我煤炭资源的猖狂掠夺和对矿
工的残暴统治，中共地方党组织挺身而出，先
后秘密派遣党员徐延明、陈士学、许德臣、陈
宝等打入矿区敌人内部，采取机智灵活的斗争
策略，组织领导矿工举行大罢工，向抗日根据
地运送炸药，里应外合袭击敌人，极大地打击
了日伪势力的嚣张气焰，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
我资源的掠夺，保护了矿工的生命安全。

掩护矿工外运炸药
为支援抗日军民的军事斗争，快速大量地

制造枪弹、地雷、手榴弹，从敌人手中夺取炸
药，成为华丰煤矿地下党员的一项重要任务。

隐蔽在矿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最大
限度地完成夺取炸药的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发
动矿工采取积少成多的办法，千方百计从敌人
眼皮子底下留存、外运炸药。为了顺利、大量
地搞到炸药，矿工们想出了各种巧妙的办法：
有的把烟卷分成两半，将中间的烟丝抽出来，
把雷管装进去，然后粘好；有的把炸药绑在脚
脖子上，用裤腿来遮挡；有的把炸药放在棉被
夹层里；有的把炸药捏成饼放在鞋子里。一些
老矿工还采取少放炮、甚至不放炮，而用双手
刨煤的办法，将炸药节省下来……瞒过狡猾的
鬼子、汉奸，将炸药带出矿去。

1943年初夏的一天，矿工骨干分子宁廷
环、刘兆秀、宁洪顺、卢传文等，又从井下弄
到了一批炸药。这次，除每人在棉袄里包了二
十几块炸药外，他们的腿上还缠了十几根导火

线，卢传文用毛巾包了20多个雷管拿在手中。
他们像往常一样沉着地走上井来。突然，发现
日军在井口对矿工进行搜查，他们立即将包炸
药的破棉袄塞到井筒棚壁子里，但腿上的导火
线和手中的雷管来不及藏，便装着若无其事地
向井口走去。

他们四人在门口互相掩护巧妙地避开了日
军的检查，向大门口走去。但狡猾的鬼子不让
出门，说要开什么会。他们只好装着小便，赶
忙跑到厕所里，将身上的导火线及雷管塞进围
墙的阴沟里。

但他们关心井下那几包炸药，会一散，就
趁机向井口奔去。没走几步，迎面走来了地下
党员、被日军任命为情报组组长的许德臣，许
德臣与他们打招呼时，作了一个手势，意思是
不让他们下井。宁洪顺他们一看这情景，心里
便明白了几分，转身就和其他矿工一起走出了
大门。走了一段，许德臣才低声对他们说：
“鬼子今天开会主要是检查偷炸药的人，会上
没有查出来，估计可能有人拿了炸药没带上
来，故意在井下放了暗特盯梢……我怕你们中
了圈套，特意来迎接你们，今后在这方面要多
加小心。”几个人都以钦佩、感激的目光望着
许德臣。许德臣又问了藏炸药的地点，深夜派
人取了上来，并接着送往抗日根据地。

组织领导大罢工
1943年10月，根据新汶矿区工委的指示，

成立了华丰煤矿地下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
团结带领矿工以各种方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斗
争。

当年10月下旬，为反对日本法西斯残酷的
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削，破坏敌人的“大要炭”
计划,改善矿工的生活,配合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华丰煤矿地下党支部根据矿工委指示，领导工
人举行了一次大罢工。

党支部经过认真研究，对罢工作了周密的
部署。按照分工，支部成员和党员骨干分头行
动，秘密串联。共同的民族仇恨使矿工很容易

团结在一起，先是3个班的矿工搞起怠工，并编
成顺口溜儿：“磨洋工，磨洋工，干活有紧又
有松，鬼子来了紧着干，鬼子一走就停工，你
看监工顶啥用！”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几个矿井的矿工都这么搞起来了。

为了配合罢工斗争，许德臣带领几个党员
骨干教训了侦查矿工行动的大把头陈归川等
人，掩护了矿工的行动。

在短短的时间里，几百名矿工很快团结在
党支部周围。一天晚上，在地下党员王延生的
小草屋里，党支部召开会议。陈宝、徐延明和
陈士学等交流了矿工的组织发动情况和敌人的
动态，认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两天后
罢工。这天下午4时，1000余名矿工在地下党支
部的领导下，以要求“发大米、白面，不要橡
子面”为由，聚集在“配粮所”门外罢工，致

使井下生产全部瘫痪。矿长首岛、特务水野用
尽各种办法，软硬兼施，始终不能让矿工们复
工。由于他们急于出煤，所以不得不答应矿工
们的条件。

坚持了4天的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华
丰煤矿工人举行的第一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政
治大罢工。

里应外合袭击据点
1944年，抗日战争迎来了全面反攻的新阶

段。为配合大反攻，泰南军分区和中共泰泗宁
县委经过缜密分析认为，华丰煤矿敌人据点里
存有大量的枪支弹药，把这些武器搞到手，对
大部队作战将是一个很大的支援。因此，决定
部署袭击矿区东号井据点的战斗计划。

许德臣很快接到党组织的命令：“及时准
确地提供日伪军据点的人数，为袭击华丰煤矿
创造条件。”3月中旬，许德臣很快探知华丰煤
矿日军大兵营里共驻着一四八○宪兵队大约200
人，伪护矿队30余人。并且获知，其中150多名
鬼子要在一天夜间开往沂蒙山区“扫荡”的情
报，火速将情报交给泰泗宁县委。县委经过敌
我力量对比分析，认为进行一次袭击的时机已
经成熟。

由于日军在东号井四周修建了一丈多高的
围墙，围墙上有电网，大门口修了岗楼。在矿
区内还修建了一座高达二十几米的炮楼，夜
间，炮楼上的探照灯射出巨大的光柱，不停地
在号内晃动；矿区内还安排有流动哨，不间断
地来回巡逻。为彻底搞清敌人在据点内的兵力
布局及活动规律，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地下
党支部书记陈宝与其他同志一起将绘制好的地
形图及情报，用信封封好，贴上了一片鸡毛和
一根火柴，派交通员王秀林送给了泰泗宁县
委。与此同时，泰泗宁县县长朱靖宇利用一位
担任伪护矿队班长的社会关系，将地下党员左
兆启安插进伪护矿队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
经过艰苦努力，30多名伪护矿队员全部答应响
应我党的号召，誓死不再充当汉奸走狗，主动
配合我军行动，做好内应。

1944年3月31日，日军从矿区兵营里出动150
多名鬼子开往沂蒙山区“扫荡”，矿区内部只
剩下不足50名鬼子，还有已被我党策反的30多
名伪军。4月1日，经鲁中军区党委批准，决定
派泰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单洪率领军分
区主力一个营（原十一团二营）、泰宁、泰泗
宁独立营各一个连及军分区短枪队，在泰泗宁
县大队及地下党支部的配合下，里应外合，发
起攻击。当日深夜，战斗在华丰煤矿东号井日
伪据点打响。战斗中，地下党组织派人悄悄地
打开了华丰煤矿东大门和弹药库，切断了电
网、电源，配合军分区部队顺利袭入敌据点，
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俘虏2人，缴获九
二式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支，手
榴弹、导火线几十箱，子弹5000发，炸药3000余
斤，伪护矿队员30多人在我地下工作者的争取
教育下起义。此次夜袭华丰矿，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矿工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坚持华丰矿区的斗争中，地下党员身居
虎穴，不畏艰险，多人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5年2月中旬，日军对华丰矿党员及进步矿工
进行大搜捕，徐延明、许德臣及7名矿工被捕。
敌人用尽各种酷刑，始终无法使他们屈服。2月
23日，敌人将他们杀害于华丰煤矿西北角的关
大沟内，他们的牺牲使华丰矿党组织遭受重大
损失。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面对日寇对我煤炭资源的猖狂掠夺和对矿工的残暴统治，中共地方党组织挺身而出，采取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组织领领导矿工举行大罢工，

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炸药，里应外合袭击敌人……

煤海尖刀刺敌膛

日寇侵占华丰煤矿时修建的炸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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